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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瑰宝，蕴含传统文化精髓，其理论思想和诊疗方法具有深刻的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同时也蕴含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灵魂。发掘中医药文化中的辩证思维方法，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方法去分析天人相应、阴阳五行、辨证论治等中医思维观念。探讨四种辩证思维方法在中医学中的具体运用，为中医学的传承与发展提供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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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思维方法是人们正确进行理性思维的方法，是现代科学思维方法的基础和原则，是根据事实材料，遵循逻辑规律、规则形成概念、做出判断和进行推理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法之一。其实质是在联系与发展中掌控认识的对象，在对立与统一的关系当中把握认识的事物。中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载体，是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的结晶，当中所具有的天人合一之整体观念，辨证论治把握疾病的方法，阴阳五行矛盾变化的理论思想，都深受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影响，同时也体现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的灵魂。
一、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研究中医学的意义

（一）有利于深入理解中医理论的思维系统
中医理论的构建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中医发展历史源远流长，深刻的接受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思维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正确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问题上，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必须有了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才能更好地发现中医学中思维方式的规律，构建起中医辩证思维方法的框架。而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可以更客观化的指导中医实践，有利于更好的加深对中医理论内在思维的理解。

（二）促进中医现代化进程
中医学在对自然事物进行思维加工的过程中，同样也深刻运用着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抽象与具体等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的具体方法，使得中医理论更为系统化而具有逻辑性的展现在世人面前。在时代背景下，利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研究中医学，是在中医传统思维的基础上融入时代思维方式，利于中医更为适应时代浪潮和反映时代发展，使其与时代社会的思维有机结合，成为现代文明的一部分，从而具有走向世界更为有利的优势，促进中医现代化的进程。

（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之一，而中医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利用辩证思维方法思考中医学，为马克思主义普遍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结合寻找到了突破点，为新时代讲好中医故事寻找到了新思路，指引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前进方向，让中医加快走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实践之中。

二、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与中医学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作为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法之一，具有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能力。辩证思维方法作为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其中蕴含了联系与发展的观点，以及矛盾分析法，这些方法在中医学中也具有丰富的体现。中医学具备唯物与辩证之世界观基调，中医学辨证论治的观念也体现着辩证思维方法的运用，中医学的阴阳五行、整体观念等，同样也体现出辩证思维方法联系的观点与矛盾分析的方法，二者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一）中医学唯物与辩证的世界观基调

中医学得以确立的三大基础理论是阴阳、五行与精气学说。三大学说都是中国古代时期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代表学说。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时期，就有了砭石、石刀等缓解和治疗经络疼痛的工具，如《素问・病能论》“有病颈痈者，或石治之，或针灸治之而皆已。”的记载。这些先民的探索成为了原始医学生根发芽的基础，但这并非是真正的意义上的中医学。伴随由奴隶社会进入到封建社会的进程，社会生产实践的进一步丰富以及医学实践经验的积累，人类对自然的认识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有序的理论体系，在对于疾病的认识与诊疗上升到了理论化和系统化之哲学高度。精气学说、阴阳五行学说也在医学中实践应用，中医学的理论框架才得以逐步建立起来。这表明了中医学在形成的过程中就具有实践的性质，是建立在对现实的观察与规律的探索之上，既有自然科学的属性，又有社会科学的属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中医学唯物的基调。

阴阳五行学说具备非常鲜明的唯物与辩证的思维方式。中医的特色是以阴阳五行为说理工具，同时以脏腑经络辨证为核心。《易经》言“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学说演化成形，是将自然界中观察到的阴阳消长变化规律加以系统理论化，使之成为认识自然与注解自然之方法论。《黄帝内经》把阴阳学说运用入医学范畴，使阴阳学说演化为中医学的基本理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对阴阳的描述“阴阳者，万物之能始也”，明确的提出了阴阳为自然界中万事万物演变之本源初始的理念。“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指出了人与自然的同步规律，万事万物都在阴阳平和的状态下规律运行的。阴阳学说的引入，建构了中医的基础理论骨架，同时也具备非常鲜明的唯物与辩证的思维方式。不仅使中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更为中医学奠定了朴素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石。同样，五行在最开始所具有的现实含义来源于五材，即人类生产与生活不可或缺之五类基本物质，木，火，土，金，水。五行之中，包含木，火，土，金，水物种自然界客观事物以及背后衍生而来的万事万物的相互联系。《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在描述五行学说来源中将方位之气当做产生五行的物质基础，由此可见，五行学说来源于对物质世界以及运动的观察，具有唯物的性质和唯物的世界观基调。

精气学说也具有马克思唯物与辩证的思维理论基石的实践支持。《周易》言“精气为物，游魂为变”，为万物化生之源。《管子》言“一气能变曰精”，即言明了气在运动变化中产生之物质为精。精，亦称精气。中国古代哲学体系理论构建中，精可泛指气，是散布充满于宇宙中但肉眼不可见的，又具有运动不止的性质的极其微小精细的物质，在中医理论中，有时气亦专指其中精华的组分，为人类构成之本原。气是物质，其实质是也是唯物主义。人类依靠脾胃腐熟产生精气，同样，人类依靠运动消耗精气，保持体内精气运化平衡，不仅可以保持人体平和健康，同时也是中医治病和养生的指导观念，体现着辩证的思维方式。由此而言，精气学说亦具有着唯物的、辩证的基调，有着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思维。

（二）中医学整体观念与普遍联系观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世界是统一的、联系的整体，事物之间存在普遍联系。辩证思维方法也强调注重在联系与发展中把握事物，以整体观念看待事物的同时，不能忘记局部的重要性，正确对待解决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在构建之初，就将整体观念融入了其中。整体观念为中医理论思维之基本形式之一，古人基于整体观念，构建了“四时五脏”的天人一体观，同时也构建了“司外揣内”的诊疗思维，构建了人体内部自身五脏六腑间的气血与津液同外部联系的框架。

中医在诊疗过程中，展现出了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的普遍联系观念的运用，体现在中医天人一体观、五脏一体观与形神一体观的思维模式之中。其中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天人一体观 ，即《黄帝内经》所说的“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是中医思维中运用普遍联系观的具体化表现。人从属于自然，应遵循自然规律法度。自然气候的改变能直接或者间接对人体五脏六腑运化功能与气血津液代谢输布造成影响，造成人体产生相应的生理变化与病理改变。《黄帝内经》中描述的“必先岁气，无伐天和”以及“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和治病的原则，都体现出在保养健康与治疗疾病方面，都应顺应自然气候变化和身体的规律，把握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联系，这表现出人体自身气血运转的规律与自然四季变化的规律存在密切关联。因此中医在预防保健治病过程中，注重把握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尤其是局部与整体的辩证关系。这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方法的观点不谋而合。

同时，五脏一体观和形神一体观也是在中医学整体观念的指导下的产物，作为中医学理论思维核心思想之一的藏象学说，提出五脏之象与万物之象相应的观点，即所谓“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表明了人体各个脏腑具备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同时藏象学的建立主要是受五行观念的影响，容纳阴阳五行思维于其中，把五脏与五行相配，利用五行的动态平衡和生克制化规律来阐述五脏之间的关系。人置身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其身体机能状态受环境变化的影响，探索人体本身五脏六腑之间的关系，形体和精神之间的关系，人和社会环境的关系，同样贯穿中医诊疗疾病的全过程，这体现出中医学利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的普遍联系观念指导养生保健与疾病诊疗的特点，显示出辩证思维方法中整体与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的思维特色。人置身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其身体机能状态受环境变化的影响，联系所处的变化的环境，利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的普遍联系观念，指导养生保健与疾病诊疗，才是中医学整体观念的精髓所在。

（三）中医学辨证论治与辩证思维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辩证唯物主义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辩证思维方法最主要之特点征象为把握事物的普遍联系，发展与变化中掌控认识的对象，在对立与统一的关系当中把握认识的事物。

而在中医学中，辨证论治的思想贯穿治病过程的始终，也是中医理论思维之基本形式之一。辨证论治为认识疾病与解决疾病之历程，是中医辨证理论与诊疗实践相结合的体现，为理法方药在临床实践上的具体运用。它是把病患个体的体质盛衰、生活环境和发病规律采用整合考虑的诊疗疾病手段，具备整体观、动态观与个体个性之特色。所说的论治，就是依照辨证出来的结论，明确相对应之治疗方法。辨证与论治为诊疗病患的实践过程中互相关联并且不可分割的两部分内容。中医学辨证论治的思维方式的渊源为《黄帝内经》，在《伤寒杂病论》中明确并奠定基础，提出“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诊疗方法，经历了后世医家在实践中不断的丰富和发展，最终形成独具特色并且相对程式化的辩证思维模式。但从发展之初到其衍生过程，始终未脱离马克思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思维轨迹，此中辩证思维方法的普遍而广泛应用，指导了中医学的临床实践的发展。中医学当中的理论构建与诊疗实践都与辩证思维方法密切相关，从望闻问切的实践中把握病患的个体性特征，注重正邪的盛衰，在动态观下把握疾病的发展进程的顺逆，这些都具备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思维模式特点，在实践中深刻提现了辩证思维方法的精髓。

（四）中医学阴阳五行中的矛盾分析法 

辩证思维为唯物辩证法在思维当中的应用，对立统一规律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之一，矛盾分析法是指运用矛盾的观点观察、分析事物内部的各个方面及其运动的状况，以达到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即对立统一思维法。这要求我们坚持把矛盾分析法作为把握世界的根本方法。

阴阳学说以阴阳的运动变化规律阐明自然界万事万物起源与发展变的规律，五行学说用木、火、土、金、水这五种物质的运动变化来阐明自然界变化的多样性。五行学说与阴阳学说的形成和发展，都经历了由原始概念到抽象概念，由自然属性的归类到相互间制化规律的探究阶段，体现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也蕴含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中对立与统一的思维模式，即矛盾分析法。阴与阳都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二者处于一个有机的整体之中，也正是因为阴阳之间的相互对立，才维持了事物的平衡。同样五行之间也存在着相生相克的联系，宇宙正是在这种阴阳对立消长和五行生克制化的运转中保持了相对的动态平衡，维持了事物的生存与发展。在对疾病的认识中，《黄帝内经》提出“法于阴阳，和于术数”的疾病防治原则与方法，利用四季与五行之间互相顺替的规律，用来推断疾病的治法与转归。在将具体的阴阳物质与五行物质进行抽象概括之后，进一步进行判断、推理，演绎，发现其内在规律，并在这种矛盾对立统一运动之中，在否定之否定中促进了中医学的不断发展壮大。

三、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在中医学的运用

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为人们正确认识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想要正确的运用理性思维，客观且辩证地处理事物，需要借助于辩证思维方法。辩证思维方法是在辩证唯物论指导下形成的相互区别但又相互联系的一组整体方法，主要有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等。具有与辩证思维模式相似的中医学思维模式，在养生保健和治疗疾病的过程中，自然广泛的将辩证思维方法运用其中，使得中医学的临床实践散发着辩证思维方法的光辉，中医学也因此而具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具有更多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一）药性配伍的归纳与演绎相统一

归纳和演绎是人们认识事物进程中最原始最基础的两种推理形式。归纳是把个别的上升为一般的方法，是从个别事实当中归纳出一般的原理。演绎为从一般的到个别的方法，是从一般原理当中推断出个别结论。中医学在发展之初就具有着归纳与演绎的发展源头。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重视直观实践经验，偏向于直觉体悟，从主体意向出发来对实践经验与内心体悟进行归纳、总结。中医学的发生和发展，主要是在对客观事物观察基础上对诊疗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归纳的产物。《神农本草经》中所收录的三百六十五种可作为药用的植物，是建立在对药性不断的临床实践证实的积累之上的，鲜明的证实了人类对自然植物的不断认识和总结，逐渐的发现药物的个性并且广泛应用于特定疾病，从而记载植物功效经验的艰难历程。尤其是在其中阐发的“君臣佐使”的用药配伍理论：“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合君臣佐使。”[22]，是建立在长期对各种药物之间相互配伍而发挥最大药性的探索基础之上的，其理论基础源于对各种药物之间临床药效的长期观察，是由个别的药方发展为行而有效的经方验方的归纳总结过程，更是从个别事实当中归纳出一般的原理的辩证思维归纳法的鲜明体现。

与此同时，中医也是一门演绎的科学。中医辨证的演绎法，是运用阴阳五行等中医理论的概念，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疾病进行推理得到结果，根据结果进行选方用药。概念、判断、推理的过程，就是辩证思维的演绎法的过程。“诸花皆升，旋覆独降”，是中药药性方面从一般原理当中推断出个别结论的演绎法的具体体现。升降浮沉是中药的属性，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中医总结归纳出了“诸花皆升”的规律，即花叶入药，质地轻盈，大多具备上升发散之药性。但旋覆花性温，味咸，长于降下肺胃气机，有降逆止呕与降气化痰之功效，不升反降，这是中医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过程，是演绎的辩证思维方法在中医中的体现。

（二）理法方药的分析与综合相统一

分析与综合为认识过程中更为深刻的认识方法，比归纳与演绎更能揭示事物的本质。二者具有辩证统一的关系。分析是在思维过程中把认识的对象分别加以研究，认识事物的各个方面，从中找出事物的本质；综合则是把分解出来的不同部分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从而达到认识事物的整体。

中医理论中各种概念的形成，是辩证思维的分析与综合方法运用的结果，中医理论的辨证论治思维也在分析与综合中得以形成发展。根据中医基础理论和望闻问切四诊所收集的资料，对疾病的性质做出判断，依照人体个体的内在矛盾变化规律，分析出人体具体的病变部位，结合不同症状的特性选择用药，并且综合出相对应的配伍原则，辨证诊疗疾病与选方用药的方法，以及临床分析各具体化的病变矛盾运动情况的过程，就是辩证的推理思维运动，是中医学诊疗疾病过程中分析与综合思维方法的体现。温补学派代表医家张介宾尽易旧制，以太极阴阳关系为核心，以表里、寒热、虚实为纲领，创设了八纲辨证体系与《新方八阵》“补、和、攻、散、寒、热、固、因”的用药制方之法。后各代医家基于对疾病诊疗经验的积累，也演化形成了卫气营血辨证、气血津液辨证等相对固定的诊疗疾病流程与辨证论治之法，这是也面对疾病的分析与综合的过程。

君臣佐使的组方配伍原则，也是分析与综合思维方法的具体体现。张仲景创立的治疗太阳中风病之名方麻黄汤，其中的四位药物的配伍，具备典型的君臣佐使原则。方中运用麻黄、杏仁、桂枝、甘草四味中药，麻黄苦辛性温，可降逆平喘、发汗解表，是方中之君药；桂枝可透营达卫，协同麻黄之解表发汗，使得营卫可以同治，是方中之臣药；杏仁与麻黄相伍，一宣一降，降气宣肺，为佐药；炙甘草缓和诸药之峻烈，是为使药。根据具体的病变部位为肺的分析，结合无汗而喘等特性，针对性选择用药，是辩证思维方法分析的过程，四药同用，共同发挥发汗解表、宣肺平喘的功效，进而主治外感风寒，是辨证论治思维方法综合的过程，分析与综合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相互促成了中医学组方用药的思维模式。

（三）中医理论的抽象与具体相统一

抽象与具体的思维方法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抽象是对客观事物某一方面本质的概括或规定；具体是在抽象的基础上形成的许多规定性的综合。中国传统医学的哲学思维方式具有象思维的特点，这就使得中医学中的各种概念具有了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特点。《灵枢・九宫八风》利用取象思维之法，以后天之八卦确定方位，阐明太一游宫的运转规律与之所产生的正常、异常的不同气候变化，以及八风分别侵袭人体造成的不同病症，说明人体顺应自然之道、与自然和谐统一的重要性。在用药上也体现出了象思维的思维方法，体现出了由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过程。用浮小麦的升浮之气清热除蒸，葛根的上提之气生津疏筋，蜈蚣的走窜之气搜风通络，都体现出了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

有学者参照中医经典和中医临床辨证思维，对中医学之本质采取了探索，认为中医学的本质是抽象的物理哲学。正是采用取象比类这种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将中国传统哲学的五行与阴阳学说运用与传统医学，中医学之基本原理框架才得以构建起来。正如中医学之中对气的运用，“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治未病原理的运用，正是建立在对物质世界的气的生散、聚合等运动形式的观察，并在客观现象的基础上加以高度概括，从而把自然界的具体的气概念，上升到哲学的气的概念，进而构建了具体的哲学范畴的气的学说，气范畴具备了一般和个别、抽象和具体的两重含义。藏象学说为中医理论的核心思想，《黄帝内经》依靠中国传统取象比类思维方法，认识到人体各个脏腑具备以五脏为核心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藏象”二字，从字面上就反映了其思维方法特征，即以五脏六腑之生理功能变现于外，并且与外界相互联系的征象，并且容纳阴阳五行思维于其中，把五脏与五行相配，利用五行的动态平衡和生克制化规律来阐述五脏之间的关系，将抽象与具体紧密结合。

（四）中医发展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

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是指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思维的过程，和对客观事物发展和认识的历史过程二者之间的统一。因此真正科学的认识是对现实条件下历史发展的反映，思维的逻辑与历史的进程具有一致性。中医学的发展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与不同阶段对疾病认识的不断更替。从空间上来考察中医思维的横向联系，就是需要结合中医学说产生的时代背景，对其进行更为详细深刻的认识。作为中医理论基础的奠基性著作《黄帝内经》，当中所具有的认识人体与疾病关联的“四时五脏阴阳”学说，必然受到了当时所盛行的“气一元论”、“阴阳五行”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如《素问·宝命全形论》：“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因此，想要深入了解“四时五脏阴阳”学说的深层内涵，必须要用普遍联系的观点，结合时代背景考察中医思维的横向联系。

与此同时，受时代条件和认识水平的限制，中医在对疾病的认识过程不可避免的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不同时代对疾病的认识既是对以往的补充，也是对认识的发展。 “中国医学的演进，始而巫，继而巫和医混合，再进而巫与医分离。”朱子疏解《论语・子路》时言“击鼓舞趋祈禳疾病曰巫医”。此时的“巫医”，不仅掌管祭祀鬼神之职权，更具备了一定诊疗疾病之能力，有通神灵与治疗疾病的双重特征。记载我国古代山川地理风貌的《山海经》中“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的记述也表明了十巫在灵山采药的事实情况。巫者作医，掌握医药知识、从事医疗活动。这可以证明，医之源头亦或为巫也。巫医分家约始于春秋，从那时起有专门的部门负责掌医之政令，并设置了分科，如食医、兽医等。这说明在政府的机构设置上，已实行了巫医分家的改革，巫师专职问求鬼神、占卜吉凶，而医者则不再通过求神治疗疾病，转向依靠医药技术。

因此中医学的发展也同样应该运用辩证思维的发展观来看待，从时间上来考察中医学对于诊疗疾病和中药性味的认识，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纵向发展过程的观点认识中医，做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结语

发掘中医药文化之中的辩证思维方法，中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瑰宝，孕育自传统文化的土壤，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其理论思想和治疗方法具有深刻的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同时也蕴含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的灵魂。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辩证思维含蕴着丰富且深刻的含义，主要包含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等方法，与中医药的运行原理，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和契合，为中医药的弘扬提供实践指导。通过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方法对天人相应、阴阳五行等中医思维观念进行思考，探讨了辩证思维方法与中医学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之间的关系，以及四种辩证思维方法在中医学中的具体运用，为运用马克思主义促进中医药传承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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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eoretical Stud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Dialectical Thinking Method

ZHUANG Xuecun, HU Weisheng

(School of Marxism,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17, China;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uji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uzhou, Fujian 350112, China)

Abstract： As a treas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ntains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ts theoretical thoughts and methods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have profound thinking mod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also contain the soul of Marxist dialectical thinking method.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ialectical thinking methods in the cul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pharmacology, and uses Marxist dialectical thinking method to analyz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inking concepts such as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man and universe, Yin-Yang and five elements,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It explores four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four kinds of dialectical thinking method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basis of Marxist philosophy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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